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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以为，世上的文字，最难的是“悼文”

和给尊长做传——当然有时这两者也会重合。悼文

之难，姑且不论，给尊长做传，难处在于如何找到

合适的距离和视角来说对方的故事。费孝通把中国

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称为“差序格局”，以区分

于西洋人的平面结构：“以‘己’为中心，像石子

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

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

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

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

了。”①作为中国人，我们在讲述血亲故事的时候，

也不免根据这个差序格局，以亲疏定远近，有着情

感和立场上的递推。

邵丽的《金枝》是一部以一个家族五代人的经

历为对象的长篇小说。当然，在小说里，主要集中

的其实是“我”（周语同）的父亲周启明的两个妻

子各自组成的家庭，而且小说的着力点也在于两个

家庭之间的各种情感与伦理纠葛，外界历史和现实，

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人物活动一个模糊的背景。

故事源于周启明的葬礼，或者说源于“父亲”

之死。正是因为“父亲”的死，这部小说最主要的

叙述者“我”才开始重新审视同时也重新寻找父

亲。很多时候，人也正是在失去父亲后才开始真正

去学着理解父亲，重建自己与父亲同时也是与社会

的密切联系，甚至自己去填补“父亲”的空缺，承

担父亲的功能，成为“父亲”。

作为这个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关系的交汇点，

周启明有多重身份，比如逃离旧式大家庭的新青

年，参加“解放战争”的革命者，新中国的革命干

部，穗子和朱珠的丈夫，周庆凡的弟弟，两个家庭

里孩子的父亲、爷爷……“父亲”显然是他所有身

份中最重要的那一个。

一 审父与寻父

周启明的形象，在这个小说里，是在与一系列

人物的关系中逐渐呈现出来的。这里的关系主要有

两类，一是周启明在城里的家庭中的妻子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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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是被他“休掉”的留在老家的前妻与女儿拴

妮子，以及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周庆凡。

在与城里妻儿的关系里，由于叙述者是女儿周

语同，而其立意又在“审父”和“寻父”之间，周

启明的家庭形象被安置在政治生活背景中，分为

公、私两部分，或者说归为大叙事和小叙事的两部

分。

在大叙事中，周启明自然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人

物，他少年时投奔革命，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县

长、县委书记，性格耿介，忠于职守。周启明的诸

多优良品质，多次激发着叙述者周语同强烈的叙述

动力，被反复述说，诸如“相貌俊美、玉树临风、

温文尔雅”，“能文能武、良善忠诚”“耿直、朴实、

直接”，而又“心怀对人民的热爱，真正对群众关

心，对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丝毫不怀疑”等等，②

尤其是经周语同带着热烈口吻的描述，周启明死后

的备其哀荣，非常隆重，来了很多素不相识的人，

以至于母亲朱珠自豪掩盖了悲伤，③这也从外界的

评价上证明了周启明的公共形象。

在这种大叙事的背景中，周启明以及会走家三

代男人逃离家庭，抛妻弃子，也就可以得到与传统

社会价值观相异的阐释，而成为离开“封建家庭”、

反对包办婚姻的“壮举”。④对于一个女儿来说，大

叙事中的父亲也只是一个背景，这样的父亲形象引

起的是崇敬而非亲近，真正有着切身之亲也有着切

身之痛的是家庭生活中的父亲。

在家庭生活的小叙事中，我们明显能感觉到，

“我”的情感的激荡与犹疑。这时的父亲不再是外

人眼中的单纯的光明与荣耀，那些至亲之人间的淡

漠与隔膜，更多地与各自的伤痛、伤痕乃至血肉模

糊的令人难以释怀的经历与这些经历在内心带来的

创伤纠缠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我”的叙述开

始变得唠叨、琐碎，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因为

“我”自己也没想好——也不可能想好——怎样去

讲述父亲。而“我”对父亲的复杂难言的情感与情

绪，也就体现在那些多少有些支离破碎的叙述里。

“我”在童年时代，一度得到父亲的宠爱，然

而因为一次幼稚的“政治事件”（给报纸上的领导

人照片画了眼镜），五岁的孩子被视为“犯过严重

错误的人”，再不亲近。⑤此后直到父亲去世，周语

同的一切讨好或过激的叛逆乃至成年后对成功的极

端渴望，大多是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同，至少是引起

父亲的注意。而父亲传统的粗暴教育方式，也使父

女俩人渐行渐远，心灵不能相通。

在夫妻关系中，周启明也与现代意义上的丈夫

标准相差甚远，虽然因前妻穗子的存在，他对现任

妻子朱珠多有谦让，但是也照样有着传统男人的男

权意识，从不做家务，也几乎从不参与育儿，在家

中永远是喝茶看报纸，小说中有一个典型细节，说

明了这一点：

那个车子就是父亲的专车。他个子大，把车座

调得很高。我母亲骑不了，有时去粮店买面粉，只

好推着它。她只有一米六多点儿的身高，一袋五十

斤重的面粉怎么放到车架子上都是个事儿。她推着

车子摇摇晃晃走在路上，我父亲迎面走来，夹着公

文包，若无其事地过去了。其实再走不远就到了家

门口，他可以回身帮她一把。他不是不帮，是完全

没有帮她的意识和习惯。……⑥

在父亲死后，周语同对于父亲以及自己对父亲

的理解都有过反思，她固然要先肯定“父亲一生耿

介，他只相信党。两袖清风，却不是为了明哲保

身，是为了他认定的信仰”，却也开始认识到，“他

的一生，被组织所固定，也被家庭所束缚”的累与

挣扎，认识到“他这一辈子用政治遮蔽了社会生

活，甚至是家庭关系的纷乱复杂。他逃避是因为他

应付不了，对于他而言，仅仅是斩不断理还乱的家

庭关系，便是苦海无边，但回头也找不到岸”。⑦

开始认识到父亲的“累”，往往也就是理解的

开始，当然也是将父亲从需要仰望的位置拉回平常

人的开始，意味着将以平视的眼光看待父亲。公共

生活中的光芒，并不能完全遮掩住日常生活中的软

弱乃与冷漠。对于周语同来说，那个大叙事中父亲

的荣耀固然是她讲述的动力，但其实那个故事非常

简单，说一次就可以使个人分享乃至炫耀的情绪得

到释放，而小叙事里那些亲人之间难以扯清的爱恨

交织，才是她反复讲述父亲以及父亲与家人故事的

真正驱动力。对作为家庭权威的父亲的仰望与维

护，和父亲与家庭之间的难以相互理解的隔膜，两

“金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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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拉扯，始终使她心意难平，要一遍一遍地

尝试着去说，尝试着去通过“说”来缓释自己内心

的焦虑，反复在审视与修补之间摇摆，因此也注定

永远说不好——因为父亲已经不在，终究达不成真

正的和解。而巨大的父亲的形象，使得她无法躲

避。

周语同眼中的父亲，其实并不少见，很符合我

们心目中传统父亲的形象。父亲，在传统社会里，

往往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权威，在具体的家庭生活

里常常缺位，却又承担着必不可少的功能。因为他

的世界在家庭之外，也羞于向家人展示内心的情

感，因而也拙于表达，显得冷漠，不可亲近。父亲

在家庭中，总是沉默的。所以父亲的形象可能受到

损伤因而也需要修补的，并不在周语同审视到的部

分，而在于他与乡下那个家庭的关系里。

加上乡下的家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周

启明在家中的地位和这个大家庭的权力结构，也能

够比较完整地拼出周启明的形象。周启明虽然“非

必要不回乡”，但他却一直是周家的核心。从夫妻

关系来看，穗子和朱珠都是为他服务的，一个作为

他生活和工作上的伴侣，在城里和他一起生活，另

一个作为弃妇，却在乡下一直替他守着老家，同样

繁衍培育子孙，不论与他的感情、关系如何，这两

个女人都是在维护他的夫权。

这一点，周语同在反思中也看得很清楚。在她

眼中，穗子“二十出头进入周家，几十年里守着一

个执念，其实是妄念。为了守住她的户主地位，她

给唯一的女儿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坚决让女儿的孩

子必须都姓周。她恨了老周家一辈子，可也极为忠

诚地守护了一辈子”⑧。

而看似新女性的朱珠，在这一点上与穗子也没

有什么差别，“总归还是个传统妇女”。周启明要把

乡下的母亲接到城里来，朱珠给自己做了心理预

设：“周启明哪怕是一个对她强势的人，她也不会

和他离婚。从懂事起，她就深受母亲三从四德的教

诲，好女不侍二夫。女人啊，一辈子吃一眼井里的

水，是最圆满的结局。”所以周语同才会觉得，穗

子“不过是我的另一个母亲，或者说是我母亲的另

一个面相。她们二人用一辈子的生命维护的，不是

同一个人，同一个目标吗？”⑨在根本上，朱珠与穗

子分享着同样的家庭伦理：“说到底，母亲和穗子

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人。她们的争与不争，就

像白天和黑夜的轮回，就像负阴抱阳的万物，孤阴

不生，独阳不长，不过是两者的姿态和位置不同而

已。”⑩

这两个妻子，一个是周启明鄙视轻慢的不识字

的小脚女人，一个是他敬重的有文化的革命干部，

但是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中，在周启明那里，她们都

是女人，都是消极的、忍耐的，以自己的一生来成

全这个男人的，而这一点，这三个人都心知肚明，

也都觉得理所当然。

这部小说中的多数叙述是由周语同完成的。当

涉及周启明与城里家人的关系时，她侧重“审父”

的一面，对作为传统权威符号的“父亲”多有批

判；而在涉及周启明与乡下一支家庭关系时，侧重

的则是“寻父”的一面，又是在重塑父亲的形象。

尤其是周启明去世后，周语同主动将承担起家族复

兴的重任，其实是自己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二 现代薛平贵与老屋里的王宝钏

与朱珠相比，周启明与穗子的关系更为复杂一

些。如果单从情节模式来看，这个故事里其实包含

了一个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母题——丈夫的离家出

走。一般是丈夫因前程（科考、闯荡、经商等）或

意外（遭遇坏人袭击）离开妻子，后半段则分为几

种情况：一是丈夫在外面闯荡，多年以后发迹变

泰，不忘旧情，回乡迎娶结发妻子，著名的是薛平

贵与王宝钏的故事；二是丈夫在外另与贵人结亲，

为了荣华富贵，抛弃甚至试图谋害结发妻子和儿

女，典型的如陈世美和民间传说中的蔡伯喈故事；

三是丈夫消失多年，一朝归来，发现儿子成材，家

族兴盛，遂全家团圆，类似于 《白罗衫》《石点

头·郭挺之榜前认子》等。

第三类故事其实有一个预设，就是具体的父亲

可以完全缺位，不需要承担任何家庭义务——父亲

往往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第一类故事自然是一切

被安置于家乡的传统妇女内心的理想，也是传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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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价值观的期许所在。传统社会中人 （尤其是女

性）与现代人的一大区别，在于更注重人生的结果

而非过程，“苦守寒窑十八年”固然是“苦”的，

然而“先苦后甜”本就是传统中国人视为理所当然

的人生哲学，如能等来丈夫发迹，妻凭夫荣，哪怕

只做十八天的“夫人”“皇后”，则一切的苦楚也都

会被这短暂的结局照亮，具有了正面的意义与价

值。第二类故事与第一类其实是一类故事的正反两

面，第一类故事的意旨在正面褒扬，第二类则是反

向批判。

周启明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薛平贵故事的翻

版。他的两个妻子，穗子的名字，已经显示出她注

定要永远在乡村守着周家的故土，而她的全名其实

是王穗子，正与王宝钏同姓。朱珠对应的则是薛平

贵在西凉国的妻子玳瓒公主，从名字的偏旁也可以

看出两人是相似的，皆是珍宝珠玉之属，所以朱珠

也和玳瓒公主一样长期陪伴在周启明身边，充当生

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明乎此，关于这部小说为何题为

“金枝”，也就似乎可以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了。

小说里提到周家的女性，往往用“金枝玉叶”

这个词。老家上周村邻居夸拴妮子长得美，便说

“周家这一门子都出美女，黑摸影里闭着眼睛都能

生出个金枝玉叶来！”拴妮子是周启明和穗子生的

女儿，从名字上就可以听出乡土气，尚且是“金枝

玉叶”，则周启明城里一支的女性后代自然就更珍

贵。周语同给侄女周小语画肖像，即取名为“金枝

玉叶”，而这位刚会说话的小朋友不仅长得好看，

“更重要的是与生俱来的贵气”，“似乎生出来与人

就有一份天然的距离感”。这不由得不让人怀疑这

孩子是照着公主写的。关于“金枝玉叶”，周语同

还会“无端”想到一句词，“蝴蝶，蝴蝶，飞上金

枝玉叶”。这句词源于唐代王建的《调笑令·蝴

蝶》，全文为“蝴蝶，蝴蝶，飞上金枝玉叶。君前

对舞春风，百叶桃花树红。红树，红树，燕语莺啼

日暮”。所说的也是宫中的事，而一度“飞上金枝

玉叶”，终于“燕语莺啼日暮”也确实符合后来周

小语因婚姻不幸自暴自弃的经历，用周语同的话说

就是成了“残枝败叶”。

在创作谈中，作者曾提及“金枝”的寓意：

“金枝玉叶是每一个女孩子的梦想，我的生命的前

半时坎坷不平，就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孩子

们被金枝玉叶地捧着，娇嫩的生命却恰恰最容易被

损伤。金枝是我的期许，也是我心底挥之不去的恐

惧。”而无论是我们日常的语言感觉，还是小说中

的相关表述，都让人觉得“金枝”并不像是泛指

“每一个女孩子”。“飞上金枝玉叶”，既是周语同对

周家女性后代的定位，也是对她们的期许。如果我

们将周启明视为薛平贵这个西凉国王，则“金枝”

就不会显得太突兀了。

话说回来。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在现代遭遇

了危机，可以说是“旧伦理遇到了新革命”。在穗

子那一边，仍然以王宝钏自居，希望自己的苦守周

家老屋能换来丈夫与家族的认同；而在周启明那

边，他已经接受了新思想，站在了新时代一边。在

传统社会里，薛平贵无论是衣锦还乡，不忘故人，

还是“一阔脸就变”，抛妻弃子，社会伦理都可以

给出一个稳定的判断，算是有个说法。可是世道变

了，在新的伦理标准下，周启明的抛妻弃女完全可

以赋予“逃离封建家庭”“反抗包办婚姻”的进步

意义。于是家里的那个和在外闯荡的那个，便各自

遵守各自的伦理，一旦交汇，就是鸡同鸭讲。

按理说，新的与旧的各走各的路，周家乡下一

支与城里一支，从此再无交集，倒也是井水不犯河

水。但是偏偏周启明与大他七岁的穗子有过十几天

的新婚鱼水之欢，留下了一个女儿拴妮子。这个孩

子，是周启明亲生女儿，使他无法完全撇开，但又

是他终身“耻辱的印证”，无力面对，一想到“像

心上长了一根刺”。

女儿为什么会成为父亲的耻辱呢？因为女儿打

破了父亲追求“婚姻自由”，追求“恋爱的结婚”

的新人形象，也使得他单方面与王穗子离婚显得不

那么理直气壮——既然没有爱情，为何却有“爱情

的结晶”呢？关于两性的爱，另有一位周启明先生

在《人的文学》这篇文章中，提出两个主张，一是

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一是恋爱的结婚，也就是爱

情、性与婚姻的合一，即“灵肉二重的一致”。所

以，拴妮子之于周启明，可以说是一个行走的“红

字”，自然让他避之唯恐不及。周庆凡初次带拴妮

“金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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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上门，周启明见了，“慌忙堵着门，好像看见小

偷强盗似的”，依他的本意，是门都不让进的。此

后拴妮子每次上门，他也都是从不搭理，这种冷漠

甚至延续到第三代，拴妮子三岁的女儿周河开到城

里姥爷家，周启明也同样冷漠待之。一切的冷漠

都在“耻辱”中得到了解释。

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声音同时出

现，在不同的声音里，也折射出人物不同的形象，

使其相互补充也相互拆解，使读者看到更完整的人

物与事件。在众多声音中，最强劲的当然是周语同

的那个，但是它也时常遭到其他声音的质疑与干

扰，所以我们在小说里常常能看到周语同的声音与

其他声音搏斗的痕迹。周语同的声音，其实完全契

合本文开头所说的儒家伦理，在讲述自己和周启明

的父女关系时，对父亲有着严格的审视，而当其他

声音损及“父亲”形象，使其遭受危机时，周语同

的声音又不断对其进行着悲壮的修补。比如关于周

拴妮的出现，小说中便设置了一个颇为狗血的情

节，让那个传统美好伦理象征的周家老祖（周启明

的祖母）做了一件不合常理的事：在孙子的新婚期

间，逼迫医生开了春药。这个情节，当然是要将

周启明“灵肉”不一致的责任推给祖母，这其实与

祖母一贯的女圣人形象不符。在一个完整的文本世

界里，“伦理”是有一个总量平衡的，这边多了一

点，那边就会少一点，这边占用得太多，那边就会

成为负数。要为一个人物找补，就一定会有另一个

人物形象坍塌。

拴妮子的出现，在周启明“革命新人”的形象

上敲开一道裂缝，也让人不禁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周

启明与前妻穗子的关系。在旧伦理中，周启明可以

享受少爷和家主的权力，同时被预期遵循发迹不忘

结发的原则；在新伦理中，周启明尽管尽可以追求

自由恋爱，但与之相匹配的，则应该是不论阶级与

性别的平等原则。可实际上，周启明从来没有把穗

子当成和自已一样的值得尊重的人来看。他一声不

响离开家庭姑且不论——毕竟那时还只有十五岁，

按照今天的算法，尚未成年——而他所谓的和穗子

离婚，也是根本不与相见，连通知离婚的信，都不

直接提到穗子，而是交由祖母处理。这其实不是现

代人对待婚姻和配偶的态度，他和穗子的解除婚姻

关系也不是“离婚”，而是单方面的“休妻”——

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去征询穗子的意见，也

没有人考虑过穗子的感受，作为革命新人的周启明

仍是在行使旧式少爷兼家主的特权。对“新思想”

的掌握，只是增加了他对小脚而又不识字的“旧

人”的傲慢。在男性的权利上，他向传统看齐；在

男性的责任方面，他又“咸与维新”。不论是新伦

理还是旧伦理，周启明都没有坚定遵从任何一个，

他只从中挑选与自己有利的部分。

从与周庆凡、刘复来的关系中，我们也可以看

得出来作为革命干部的周启明，骨子里还是少爷和

家主。小说中不断说周启明如何敬爱、心疼他这位

大哥，这固然是真的，但是这种敬爱与心疼，并不

是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尊重——他从未将这位大哥当

成与自己一样的人来尊重过。当穗子成为周启明的

一个负担的时候，弟弟周启善想到的是让周庆凡把

她娶了，这样周启明就可以方便回乡下看母亲，而

不必再遭受穗子的烦扰，甚至也不必在面对那个他

视为“红字”的女儿拴妮子——毕竟一旦穗子嫁给

了周庆凡，周庆凡便从拴妮子的“大大”变成了

“爸爸”，不再是周启明的女儿，也不再会出现在他

城里的家中。可是他们从未考虑过穗子和庆凡作为

“人”的感受，他们兄弟仍是在行使旧式家主的权

力——将自己不要的女人配给家仆。

周庆凡是周启明的祖母收养的孩子，名为孙

子，实为家仆，他也懂得感恩图报，始终以“奶奶

的狗”“周家的狗”自居，以自己忍辱负重的一生，

回报祖母的收养之恩，为周家奉献自己的忠诚。周

启善来劝说他和穗子在一起，他考虑的并不是自己

的尊严和对穗子的感情，而是问：“这是启明的意

思吗？”“怎么都成，我听你们安排。”可是周启善

并不回答周庆凡的问话，只是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反复劝说，可见这事周启明也是默许的——即

便他们自己也觉得这样会让周庆凡委屈，但还是希

望他答应。

小说中也反复以叙述者口吻或者借周庆凡本人

之口说周家从来都是把庆凡当做亲人，但是从具体

情节上可以看出，毕竟还是不同，比如小的时候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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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启善兄弟闯了祸，推给周庆凡，祖母明明知道，

却还是打了庆凡；比如启明启善兄弟都读了书，庆

凡却没有（小说中归因为庆凡不爱读书）；比如明

明周庆凡年纪最长，是所谓的大哥，祖母却把她中

意的姑娘穗子先嫁给老二启明……而周庆凡不读

书，就不会如他的两个弟弟那样出去闯荡，留在乡

村看家护院，确实也最符合周家的利益。

周庆凡是家仆这一点，虽然周家祖孙一直否

认，穗子却心知肚明。在周启明要求和穗子离婚

后，启明祖母提议将家里的田地平分给穗子和庆

凡，穗子则要求“周家所有的土地房屋，除了周庆

凡的一份，剩下的都过继到她的名下，她要当家，

奶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其实也是以主妇自

居。更不必说，她一直认为周庆凡是奶奶的狗，在

周庆凡想让拴妮子上学时，穗子怒斥他是“周家捡

来的花子”，“我家的事，你少掺和！”

“我家”自然是周家，穗子从来不放弃周家主

妇的身份。启明启善兄弟口口声声对庆凡亲，但穗

子说的才是庆凡在周家的真实处境。周庆凡后来终

身不娶，无儿无女，死了都要埋在周家的田里，这

种知恩图报的精神自有感人之处，但情节如此设

计，也确实因为这样更符合周家的利益。小说给其

取名“庆凡”，其实已经预先决定了他的命运：他

注定平凡，而且要庆祝这样为他人而活的平凡。

拴妮子的上门女婿刘复来则是下一代的周庆凡

——所谓“复来”，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又来了一个

“庆凡”——他的人生轨迹正是对“庆凡大大”的

复制。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刘复来想圆自己的

大学梦，也一度动过心要和中学时的初恋在一起。

这时忠仆庆凡便结合自己的经历，宣扬周家的根基

与荣耀，劝说刘复来，以奴隶道德消解他内心的

“不平”，要求他“认命”，“知足常乐”。周庆凡不

仅自己是忠仆，还是周家的意识形态专家，随时做

思想工作，维护周家的稳定和周启明的家主地位。

周庆凡做的是思想工作，但是实际上刘复来的放弃

高考，更主要的还是周启明的干涉。周启明对乡下

的家庭从来冷淡，不闻不问，可是刘复来想高考，

立刻“惊动了周启明”，他派弟弟周启善前来解决。

这件事在小说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在小说“中

部”，周启善大赞“还是农村老家好”，庆凡从旁劝

说“知足吧”，打消了刘复来高考的念头。而在小

说下部插入的一篇周雁来的作文《刘复来》里，则

是周启善来看望穗子的病，“走之前很严肃地跟侄

女婿谈了一回话。谈话内容不得而知，只是周启善

走后，刘复来对待穗子更加恭顺，对拴妮子也渐渐

有个自家男人的样子了”。虽然周启善和刘复来谈

话的“内容不得而知”，但从谈话态度的“严肃”

和周启善走后的效果来看，应该与前一个版本中的

以哄劝甚至恳求为主并不一致。大约也正因如此，

刘复来才会有“不平”，才需要老一辈忠仆周庆凡

的开导。

与周庆凡一样，“知足常乐”后的刘复来迅速

得到了周家的认可。周启明不见前妻穗子，不承认

女儿拴妮子，却喜欢这个上门女婿，也正是因为他

和周庆凡一样，勤勤恳恳为周家奉献，承担了在现

代社会里本该由父亲承担的责任，小说中这样描述

周启明面对刘复来的心情：“忽然之间，他心里好

像抽掉了一块石头，真像荷重蹚水的人，找到了一

块干地，可以把重荷卸下来一般。”

可见在周家，一切还是以家主周启明为中心。

他在城乡分别有家，各自开枝散叶。乡下的家庭，

他固然鄙弃，从不轻易沾手，却也希望有忠仆周庆

凡和刘复来代为辅助。

小说中拴妮子曾向周庆凡询问问“爸爸”是不

是恶人，庆凡对此很不高兴：“你爸心地良善啊，

看见个讨饭的都会伤心半天。”周启明的善良，其

实更多地体现在心灵的敏感，和内心对他人的同

情。

在这一点上，周启明与他的母亲是同一类人。

周启明的母亲是一个神仙式的人，她心中有佛菩

萨，也从不沾惹凡俗的尘埃。但是在拴妮子的眼

中，她却“是个心长歪了的老婆子”，看似不问世

事，其实只是漠视别人的苦难。而拴妮子在奶奶

和父亲共同的冷漠对待中，也发现了他们的共同

点：“他们没有凡心，看起来就是那种油瓶倒了都

不扶的。”这两个人物在小说中有着精致的镜像式

对应。他们母子心中都住着更广大的世界，却也因

此对身边的人刻薄寡恩。

“金枝”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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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中不同视角的交替叙述里，我们大致可

以拼贴出一个周启明的形象。他是一个新旧更迭中

的人物，虽然参加革命，接受了新思想，却还免不

了少爷气，视他人为附属，不论是两任妻子，还是

兄弟女婿，都是功能性的人物，为周启明或者说为

周家活着；他善良又软弱，怯于承担责任，面对烦

难时本能地选择逃避，或推给他人。

另一位周启明的大哥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

中说，“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

“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

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

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这位民国时

期的“大哥”还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周启明颇

昏，不知外事”，虽然此启明非彼启明，但是意思

移过来似乎也不能完全算错。

结 语

虽然说的一直是周启明，但这部小说最重要的

人物其实是周语同。她也是小说最主要的叙述者，

她的声音时常侵入到其他人物的声音中去，以至于

即便在看似是以穗子、拴妮子以及拴妮子的子女的

视角叙述时，我们感受到的也仍然是周语同在说

话。

周语同的立场和情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情节

走向和人物塑造，而周语同的立场正是费孝通所说

的儒家伦理规范，由血缘的亲疏决定情感的浓度。

一般来说，在周语同自己“审父”时，会对周启明

有所批评；而当处理城里周家与乡下周家的关系

时，则明显站在维护城里周家的立场；当然，在与

周家以外对比时，周语同又是站在整个周氏家族的

立场，这时候，连拴妮子及其子女都是可爱的。

不过周语同的声音毕竟不是小说中的唯一声

音，也有许多其他人物的声音与之共存。以不同人

的眼光看待同一件事，呈现事物的不同面相，是这

部小说的重要特征。《金枝》的讲述，就像是信号

不好时的收音机，不断有杂音干扰着播音员周语同

的表达，与之相互纠缠、冲突，提示着读者叙述的

不可靠，以及故事真相的多种可能性，而对它的每

一种理解与阐释，都可能只是管中窥豹。因而，我

们对于周启明这位“现代薛平贵”及其家庭的认

知，自然也只可能是偏颇的。

这种关于叙述不可靠的提示，将周语同这个讲

故事的人也放在了被审视的位置。周语同是一个虚

构人物，却也有着作家自己的影子，周语同所说的

一切，也代表着作家在袒露内心，诉说自己的焦虑

与企盼、情感和欲望。这是一种奋不顾身地彻底敞

开自己的写作姿态，有着令人钦佩的坦诚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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